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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

生活空间

每天经历着许多事情，大都如过眼
云烟。然而，一次买菜令我长期思绪波
澜，心灵时常震撼。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你那弯
弯的忧伤穿透我的胸膛。”正如这首《弯
弯的月亮》，前年冬天买菜的那个傍晚
至今刻骨难忘。寒风呼啸，天冷的刺
骨，我下了班，急急忙忙往家赶，路上人
烟稀少，昔日热闹的小贩也已不见。突
然，一辆卖菜的小车出现在面前，并与
我擦肩而过。这时，又一阵北风吹来，
我似乎若有所思，不经意转过头去，只
见二位衣着朴素的母女俩在卖菜，又瘦
又低的小女孩紧紧依偎着妈妈。我走
回到小车摊旁，看到一个不长的木框里
放着一点细白的豆芽。“要买菜吗？”，年
轻的妈妈轻轻地问。说实话，家里生活
方面的事我是不管不问的，平时别说买
菜，就是用完了煤气我也没灌过，我在
犹豫。“称多少？”“一块钱一斤，就这么
多了。”年轻妈妈又问道。一起卖菜的
小女孩拉着妈妈的衣角，两眼直巴巴地
看着我。她的鼻涕直往下流，浑身都在
颤抖。“孩子冷吗？”“她生病了。”年轻妈
妈回答时，用衣袖拭了拭脸上的泪花。
也许这时大多数孩子正坐在热炉旁看
书，而小女孩却在陪妈妈卖菜。一个念
头爬上我的脑际，不断袭来阵阵的酸
楚。“全买啦！”我响亮地说道。当我付
了菜钱后，顺便多放下了 5 元钱，女孩
母亲说啥也不接那5元钱，我硬是放在
菜框里。转身离开时，分明看见母亲俩
脸上露出了快乐的笑容。夜幕迅速降
临了，推着小车卖菜的母女俩渐渐淡出
了我的视线。我边走边想，要不是买完
她们的菜，她们大概还在冬夜里等待，
小女孩大概还在寒风中守候，没有心思
回家吧！想着走着，我心里感到欣慰和
温暖。

在这繁华喧嚣的城市里，车辆川流
不息，行人络绎不绝，来也匆匆，去也匆
匆，两年后的今天，即使再见到卖菜的
小女孩，我也认不出来了。但无论可否
再次相识，这温暖依旧没有改变。近几
天来，每当清晨出来漫步，不知怎么的，
耳边总是萦绕着那首熟悉的旋律：再没
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
会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放。是
啊，一个人无论干什么工作，能力或大
或小，只要愿意伸出热情之手，乐意奉
献出一点爱心，我们的社会大家庭一定
会和谐幸福！

买菜
李绍光

心灵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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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总，作为赛思的销售总监，
我真的渴望能打下晶通，但是我真
觉得这事有风险。非常抱歉，我不
得不坚持我的想法。”

欧阳贵看着陆帆，陆帆也看着欧
阳贵，两个人都觉得头痛起来。虽然
欧阳贵的位置在陆帆之上，但是他知
道陆帆的这一张赞成票，是非常重要
的；陆帆也很清楚，只要他坚持反对，
欧阳贵便不得不请何乘风来做决定。

欧阳贵叹了口气：“云海的意见
呢？”

“他觉得有了具体的信息才好把
握。”

“那么，我们听听何总的意见。”
欧阳贵拨通了何乘风的手机。

“欧阳、弗兰克，你们讨论的结果
是什么？”

“我们没有结果，”欧阳贵说，“一
票赞成一票反对，现在要问你的意
见。”

“云海的意思是什么？”
“他需要更多的信息。”
何乘风说：“我建议

你们都去石家庄，一方面
和张亚平、省内的官员，
还有一切相关人员联系，
看看于志德为什么一下
子开口要钱，这方面由欧
阳出面；另一方面由弗兰
克出面，尽量拉拢于志
德，告诉他赛思一定给这
笔钱，但是一定要拖过初
十，他既然定了这个日
子，我们拖着不给，他一
定会着急，只要着急，就
会露出马脚。我们可以把
钱准备好了等他，一直稳到最后，看
看到底是为什么。”

欧阳贵与陆帆听着电话扩音机
里何乘风的声音，都默默地在心中点
头。何乘风又说：“我们还可以再等等
SK的消息，估计于志德如果是为了用
钱，会向两边都开口，我们可以向付
国涛透个底，就说我们不打算急着给
钱，看看能不能和他联手稳到初十之
后，如果付国涛不愿意，先给了于志
德，我们就可以查于志德到底用钱干
什么。总之表面上要快、要全盘答应，
骨子里要慢、要尽量摸清楚情况，等
有了更多信息的时候可以再做一个
决断，你们认为呢？”

“就照你说的办，”欧阳贵说，“我
和弗兰克兵分两路，同时去石家庄。”

陆帆手机响了，他打开来，是车
雅尼发来的短信：于向薄开口，250万
美金。

陆帆没有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
欧阳贵，而是转给了何乘风，不一
会儿，何乘风给欧阳贵打了电话，
欧阳贵放下电话后对陆帆说：“于
志德果然也向 SK 开了口，数字相
等。”

“好啊，”陆帆说，“又有好戏唱
了。”

陆帆坐在欧阳贵的车上，昏昏沉
沉地朝石家庄进发。与此同时，付国
涛与薄小宁已经到了石家庄，于志德
意外的开口、明确的数字与时间，都
让付国涛惊讶，他怀疑薄小宁事先露
了底，但是事到如今，追问此事已经
无益，他现在关心的是，为什么于志
德要在初十之前拿到这样一大笔钱？

薄小宁对这个结果则洋洋得意，
要不是自己抢先一步，哪里会有这个
结果？于志德主动张口要钱，晶通的
业务岂不是定了大半？他毫不理会付
国涛阴沉的面孔，只要事实证明自己
对了，合同拿到手，钱赚到家就可以
了，老板的心情嘛，就让他自己慢慢
调整吧。

两人刚到宾馆，张亚平已经等在
那儿，并帮他们开好了房间。付国涛
与薄小宁停好车，在张亚平的陪同下
上了楼，三个人一进房间，付国涛就

问张亚平：“老张，到底
怎么回事？你在石家庄
过的年，就没有一点消
息？”

“ 能 有 什 么 消
息？”张亚平说，“现
在是春节期间，我上哪
儿去问啊？再说了，年
前 和 现 在 也 就 差 了 5
天，5 天又没有办公，
能有什么变化？”

“于志德为什么一
下子要用这么多钱？”
付国涛百思不得其解，

“是他晶通的位子出了问题，还是有
什么意外？”

“他能有什么事？”张亚平嘻嘻
一笑说，“要么是拿钱去打点，要
么是为了张庆，那姑娘可是花钱的祖
宗，于志德这几年弄的钱全都是为了
她。”

“于志德能受张庆管？”付国涛
说，“我没看出来啊。”

“哎呀，付总，你也不想想，”薄小
宁说，“他现在当了晶通的大官，这边
还不哄着小情人？万一张庆把他的事
情抖搂出去，他还怎么混？”

“就是就是，”张亚平说，“我
看也是这个原因。”

付国涛一言不发地盯住薄小
宁，脸色越来越暗，薄小宁不吱声
了，张亚平观其脸色，打了个哈哈
说：“反正你们也来了，不着急，
他不是定了时间吗？你们就慢慢等
着。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
欧阳贵和陆帆现在就在来的路上，
你们可要做好准备。”

付国涛的脸色又是一
变：“你说什么？他们也来
了？”

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
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
焕有问题。

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
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

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
召见的地点是平台，一年前，袁

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
在这里，失去一切。

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
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
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皇帝召见，大事不妙。

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然而
他不是叛徒，所以他去了。

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
分别是总兵满桂、黑云龙、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桂
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

此前我曾一度纳闷，见袁崇焕，
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后来才明
白，其中大有奥妙。

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预感
今天要挨整，所以进去
时脱掉了官服，穿着布
衣，戴黑帽子以示低调。

然而接下来的事
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
的。

崇祯没有发火，没
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
动作：

他解下了自己身
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
焕的身上。

袁督师目瞪口呆。

一年多啥也没干，
敌人都打到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
实在太够意思了。

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对崇祯同
志都有个统一的评价：急躁。

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崇祯，
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

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
粮，看谁顺眼就提谁（比如祖大寿），看
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桂），无所谓，
只要把活干好。

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
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
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
规定，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
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正常人，
就要解决袁崇焕了。

崇祯不是正常人，他是皇帝，一
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
帝。

以他的脾气，换在以往，早就把
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
孙子。

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

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
如何辛苦，如何忠心，我如何高兴等。

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
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
不能收拾你。

到这个分上，还能如此克制，实
在难得，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
分的话，应该是十分。

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
是负分。

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
做，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
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

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
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

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后，袁崇
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
年的演说：

他首先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
法，敌军异常强大，且倾尽全力，准备
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
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

这段话是彻头彻尾
的胡说，且是故意的胡
说，皇帝大人不懂业务，
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是
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
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
的，抢完了人家即回去
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
在太不像话了。

但 问 题 的 关 键 在
于，为什么？

袁 崇 焕 的 这 一 表
现，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
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
勾结的叛徒。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太
可能的，所谓勾结，总得有个理由，换
句话说，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当年皇
太极同志，可是很穷的。

要知道，皇太极之所以来抢，是
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
呢？

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
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
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
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
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
驸）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
他套住。

范文程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
去，到后金混饭吃的，只是一个举人而
已，皇太极都给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
参谋。

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
兵，四品武官，努尔哈赤就搭进去一个
孙女，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
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
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
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
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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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班回家，突然发现客厅墙上
贴了张杂志大小的纸，仔细一瞧是《家
庭操守评分》，罗列有全家人的姓名、日
期及加扣分原因等项目。看字迹便知，
这是女儿搞的新“名堂”，想来定是在学
校里受了什么启发才在家里为之。也
好，她自己给自己“下套”规范行为操
守，对她的成长大有裨益，我们正好省
心，乐于支持。

晚上问她：“没有评分细则，你怎么
个评分法？”女儿说：“这好办，根据每个
人的行为好坏得分和扣分，行为越有益
得分越高，行为越恶劣扣分越多。我会
把握好，决不宽己严人。”

次日晚临睡前，我特意看了当天的
评分结果：我当众抽烟扣 5 分，不收拾
烟缸扣2分，乱扔臭袜子扣5分，总得分
负12分；她妈妈帮人收拾烟缸加2分，
为全家人洗衣服加8分，做菜味道好吃
加1分，总得分正11分；女儿自己一道
作业题做不起扣5分，协助妈妈洗衣服
加3分，第一次主动洗碗加8分，总得分
正6分。

尽管我得的全是负分，还不得不承
认，女儿不但观察仔细，评分也不失公
平，让人无话可说。

第二天评分是这样的：我惹妻子生
气扣5分，主动认错态度好加8分，包揽

做饭洗碗加8分，总得分正11分；她妈
妈吵架骂人扣5分，放下家务不管扣6
分，辅导孩子功课加 5 分，总得分负 6
分；女儿自己见大人吵架哭鼻子扣 2
分，收拾饭桌加3分，清扫屋子加3分，
总得分正4分。

一周小结：我总得分负 3 分，给予
警告；她妈妈总得分正 42 分，给予表
扬；女儿自己总得分正58分，给予奖励
吃肯德鸡一次（费用由被警告者承担）。

看女儿有板有眼的评判，我问妻子
感觉如何？妻子说，什么意思，你怕揭
你的短？女儿评得有理有据的，我看一
点也不比你我评得差。

我正为自己在家里丢丑反省，打算重
新树立个好形象，不想那天差点出了回大

“洋相”。那天在街头碰到同事老薛，他死
活要去我家里杀几盘象棋，走到楼下我才
想起客厅墙上贴的《家庭操守评分》，顿觉
不妥，忙慌称妻子在家补瞌睡多有不便，

只好拉着老薛去了茶楼。
事后我跟女儿商量，毕竟《家庭操

守评分》是我们家的内部事务，不便向
外人曝光，建议移贴至她卧室的门背
面。女儿想了想，爽快答应了。

女儿发明的《家庭操守评分》在我家

实行，不仅女儿自己发生的变化大，我们
夫妻也从中看清了各自不少的缺点，增加
了交流，和谐了情感。当然，这其中最受
益的是我，有那么多不经意的陋习被曝光
出来，女儿面前不改都不行了。

15岁时，我想，如能年轻十岁，虽然
我还是个孩子，但我不会再那么爱哭无
理不懂事，我不会缠着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父母要这要那，我不会再光背赤足，
与小伙伴一道在河沟里淌水、捉蝌蚪，
让妈妈担心受怕。我会很乖，听妈妈的
话，好好地呆在家里，帮妈妈洗衣做饭
干家务。

25岁时，我想，如能年轻十岁，我
正在上中学，我想我在学校里不再贪玩
打架，惹是生非，不再用竹杆将别人家
的玻璃敲碎，然后再让父母讪讪地向人
家赔罪。我不会再对那些成绩好的同
学不屑一顾，我会摒弃少年身上贪玩的
劣性，经常想一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艰辛的父母，我不会再那么不珍
惜学习的时光，我会倍加努力，悬梁刺

股，凭我的聪慧考个更好的大学，如果
那样，父母脸上的皱纹会有多舒坦，我
也会有多高兴。

35岁时，我想，如能年轻十岁，我刚
走出象牙塔，关于爱情，我不再理会媒婆
的好意，我会特立独行，然后碰到一个可
遇不可求的佳人，好好谈一场恋爱，尝尝
爱与被爱、失恋与热恋的滋味，然后知道
什么是酸甜，什么是苦辣，体会一下真爱
的味道。结婚时，我也不会为了房子再
向父母索取金钱，让父母为我锁紧眉头，
再生华发。在单位，我也不会那么再桀
骜不驯，再那么锋芒毕露，不再那么自以
为是，我也不会再仰仗自己能拨弄几个
文字，就那么自视清高，不可一世，就简
单地把金钱视为粪便。对工作，我会认
真负责，实干加巧干，不再视名利为过眼

浮云，与人谦让。闲暇之余，我不会再去
喝那种无谓的酒，我不再想一醉方休，麻
木人生，我会为今后的人生好好设计一
下未来，包括认真读一些我喜欢的书，为
自己好好充电，然后狂想，争取今生写出
一部传世巨著。

而今，我站在了四十岁的门槛，感
到了人生岁月的匆匆，禁不住内心惶
恐，如能年轻十岁，此时我想，不用再年
轻十岁，哪怕是年轻一岁，我也会对上
苍感激涕零，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重新
算计一下这个刚刚逝去的年轮，万分珍
惜每一月每一天，一年之中我要做很多
的事，包括工作，包括写作，包括好好珍
惜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然而这只是
如果，岁月不可回，来者犹可追，我之所
以这样拷问自己，这样妄想如果，因为
岁月流逝让我觉醒，还相信“人生始从
四十起”，从四十岁我要开始认真的生
活，做一个全新的自我，再校正一下人
生，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做到有所取
舍，坚定信仰，用心做事，用心生活，否
则人生就会留下憾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校园
流水的青春。大学的日子就像一根细
细点燃了的线，不知不觉地就剩下短短
的一截。日子过得恍恍惚惚，像雾，心
情也是灰灰的，日子灰头灰脸起来，校
园上空好像滋生了满树潮湿的空气，也
许这就是毕业生综合症吧。每个人都
呆呆地等待着什么，现实像一个巨大的
磨盘，把一切的梦想、热血、风花雪月都
碾得粉碎，飘洒着满天淡淡迷惘的粉
末。

临近毕业时我疯狂地喜欢上水木
年华的歌，而我自己正一直苦苦暗恋着
同班的一位女孩，人像疯了痴了一样。
从看到她起就深深地被吸引了，目光一
直落在她的身上，一落就是三年多。女
大学生都像装饰过的一朵朵花，而她长
得并不美丽，但很可爱，就像郑钧在《灰
姑娘》里唱着的灰姑娘。她羞涩娴静，
很少跟男同学交往，她总是静静地坐在
课室里学习写东西，她的诗歌经常在校

《伊甸园》诗刊上发表，这是她唯一引起
大家注意的地方。我也是那时开始疯
狂地写诗，涂鸦成了我痛并快乐着的事
情。后来，我当上校楚楚文学社社长和
校报编辑，我有意无意地发表她的诗
歌，并经常向她约稿，她每次都准时交
稿，交稿时脸亮得像半熟的雪梨，我的
梦中就开始出现了红红的雪梨了。我
对灰姑娘的“非分之想”连我的枕头都
知道了。

日子来的来了，去的又去了。忧伤
像潮水一样漫在我的心头，这种淡淡的
相思被我寄托于水木年华的清弹浅唱，
吉他于我无师自通并日渐臻成了，对灰
姑娘的相思也随毕业临近逐渐升温。

那时候，电视剧《天龙八部》在校园
里正演得红红火火，校园里的情侣们都
像慕容复一样“爱江山不爱美人”，校园
爱情燃烧得越快越旺，往往也会最早变
成灰烬了。但校园里的王老五们却学
起慕容复的家仆包不同，别人不做的事
情他去做，开始纷纷拉开了恋爱的序

幕。室友云中鹤（他的语言和行动像极
《天龙八部》那个穷凶极恶的云中鹤）在
春节火车上一次艳遇后，就闪电般地

“鱼雁传情”，后来干脆在两座城市之间
日夜穿梭。云中鹤的恋爱战争打的甜
蜜又辛苦，他的形态就是一个晴雨表，
有时与水桶共舞，有时与墙壁亲密接
触，他还给我们进行爱情扶贫教育：“如
果你想让一个人上天堂，那么让他恋爱
去吧；如果你想让一个人下地狱，那么
也让他恋爱去吧。”

大学最后一个情人节依期而至，这
个南方的城市冷得人人只剩下红通通
的鼻子，但西方罗曼蒂克的情调在这个
城市却无孔不入，到处都可以嗅出恋爱
的温馨气氛了。那晚我义无返顾地约
了灰姑娘。

沿着二沙岛珠江岸漫步，已是华灯
初上了，我和灰姑娘站成了路灯下的浪

漫，从里尔克到米兰昆德拉;昆德拉到
布拉格，从《火柴天堂》到《重庆森林》到
木子美，一路欢谈一路风景，那晚时间
过得飞快，珠江岸也出奇地短，我知道
大学真正的恋爱是以牵手开始的，有几
次默契时我试探着去牵她的手，却有贼
心没贼胆。

送她回宿舍已是很晚了，她冻得惹
人怜样，我真想拥她入怀，但却说：“回
去了，外面太冷！”她点点头，我目送她
慢慢地走向宿舍，突然她说话了：“木
子！”

她面向我直站着，随即做了一连串
的动作：双手点太阳穴，然后双臂交叉
抱在胸前，最后又伸向我。然后她就跑
了，简直是落荒而逃。

我呆住了！这不是中文系女孩表
达“我爱你”的手势语吗？

今年年初，表弟当上了一家大型旅
行社的导游，正好逢放假，在表弟的鼓
动下，我参加了去马达加斯加的旅行
团。马达加斯加位于印度洋西南部，是
世界第四大岛，充盈着浓郁的非洲风情
和法国式浪漫。

经过13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到达
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安塔那利佛，刚下飞
机，表弟特意向我们强调了当地很多和
内地不一样的礼仪和禁忌，比如这里每
周二和周四为禁忌日，当地人忌讳代表
着死亡和灾祸的黑色。行车，走路，参

观时，应处处礼让年老者。我暗暗记在
心中，以前多次旅行，就是因为不懂当
地的风俗习惯，闹过不少笑话。

我们马达加斯加的第一站是东北
海岸的著名海岛度假胜地之一——圣
玛丽岛。经过一个小时的航行，我们终
于到达了有着“热带岛屿天堂”美誉的
圣玛丽岛。还没到岸，我突然瞥见远
处，有一对新人正从一块突兀的石头上
跳下来。我大喊：“有人跳水了。”表弟
正要阻止我，我却迅速脱了衣服，扑通
一声跳下海。

奋力向落水的地方游去。一个浪
头打过来，我呛了两口水，但为了救人，
也管不得那么多了。

凭着以前过硬的游泳本领，我很快
就找到了落水的男女，一手夹一个，又
喊岸上的表弟帮忙。等我湿淋淋地爬
上岸，突然发现岸边聚集着很多人，录
音机里播放着动人的旋律。大家都以
奇怪的表情看着我。我感到疑惑了，我
明明是救了人，为什么不仅没有感谢，
大家反而把我当疯子看呢。

表弟告诉我：“刚才播放的是《婚礼

歌》。”我张大了惊讶的嘴。表弟告诉
我，这是马达加斯加的一种游泳婚礼，
婚礼开始后，新郎新娘会在亲友的祝福
下向深海游去，半个小时候才回到岸
上，在亲友的簇拥下，回家举行婚宴。

不过，尽管我破坏了他们的好事，
但出乎意料地还是被邀请去参加婚
宴。婚宴结束后，表弟笑着问我：“以后
遇到类似的事情，你还会救吗？”我脱口
而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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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达加斯加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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